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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资治通鉴》手稿（局部）

“只爱满我腹，争如满害身。到头须扑破，却散与他
人。”唐代诗僧齐己的这首《扑满子》，充满人生哲理。诗
中的道具“扑满”，就是如今的存钱罐，是我国古代民间
常见的生活用具之一。由于扑满最后都免不了被砸碎
的命运，所以古时人们存储零散铜钱的扑满多是用成
本低廉的陶土制成，亦有少量的瓷质扑满。

扑满，别称悭囊、闷葫芦、积受罐等。古人使用扑满
的历史悠久，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是汉代司马迁的《史
记》。在许多古代诗文中便可看到它的身影，如宋代田
园诗人范成大的诗句：“床头悭囊大如拳，扑破正有三
百钱。”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需部》
说：“受钱器也……如今之扑满，苏俗谓之积受罐。”

扑满形制简单而规整，一般都是外圆腹空，饱满浑
圆。上部开一狭小的缝隙，便于将零散铜钱塞入，没有
设置出口，是为了积少成多。其制作工艺是先经快轮拉
坯成型，后经快轮慢慢修整。陶瓷扑满多为轮制拉坯成
型，但也有极少数异形扑满为手工成型。

我国古代大多使用方孔铜钱，平日里人们多将剩
余的铜钱放进扑满，“日有赢余，辄投扑满”。有的扑满
上还特意开一小孔，用于穿系绳索悬挂。旧时商业往
来，年底必须结清欠账。所以，每到岁末年初或者平日
急需用钱时，主人便将扑满砸碎，把日积月累积攒的铜
钱取出来使用，有点零存整取的味道。

古代扑满多为陶、瓷质地，不易保存，现在留存下
来的传世扑满，多出自历代墓葬。因为扑满有积蓄、聚
财的功能，故多作为随葬器物被埋入地下。后来随着考
古发掘，这些扑满出现在世人面前。如今，古代扑满的
后继者——存钱罐仍然在被人们大量使用，它们形制
多样，五花八门，且多为可爱的动物造型，既是人们尤
其是儿童积攒零钱的器具，又是漂亮的工艺品。人们日
积月累，偶尔急需时才会打开取用，不但承袭着源远流
长的中国扑满文化，而且传承了中华民族崇尚勤俭节
约的美德。 （《西安晚报》）

说说古代存钱罐

□张丽娜

三九严寒，有人害怕下雪，有人盼着下雪。晋代洛阳
籍“学霸”孙康是盼着下雪的那一个，他的理由是：在没
有灯的夜晚，可以借着雪光看书。

成语“囊萤映雪”里的“映雪”，说的就是孙康的故事。
西晋京都在洛阳。据《艺文类聚》《尚友录》等古籍记

载，孙康是晋代京兆人，即洛阳人，清正耿直，祖上当过
高官。到了他这一代，孙家家道中落，穷得连灯油都买不
起，一到天黑啥也干不成，只能上床睡觉。

孙康热爱学习，冬季长夜漫漫，辗转难眠，总觉得没
有把时间用来读书很可惜。某日天降大雪，夜里，皎洁的
月光映着地上的白雪，亮闪闪的。孙康心中一动：何不借
着雪光读书？

此后，在有雪的晚上，他就跑到雪地里“借光”读书，
即使北风呼啸、滴水成冰，他也不曾中断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孙康勤奋苦读，学有所成，后来成
了有名望的学者。

“囊萤”的主人公车胤比孙康更夸张。《晋书》里说，
车胤也是晋代人，自幼聪颖好学，因家境贫寒无油点灯，
他便捉了数十只萤火虫，装在布囊里，扎紧袋口挂起来，
用“萤火虫灯”照明，夜以继日地苦读。

寒窗苦读多年，车胤的学识与日俱增。后来，他做了
高官，为人刚正，为百姓办了不少实事。

后世的读书人把这两个典故合到一起，称作“囊萤
映雪”或“囊萤照雪”，以此形容家境贫寒仍刻苦攻读。

《三字经》里提到的“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
说的便是车胤和孙康的事儿。

明代有人怀疑这两个故事的真实性，编了个笑话：
车胤白天不读书，去草丛里捉萤火虫；孙康仰头望着天，
苦等天降大雪。如此煞有介事地读书，似有作秀之嫌。

清康熙皇帝也对车胤的“迷惑行为”表示不解：朕试
过了，萤火虫发出的微光根本照不清楚书上的字。据说，
皇帝还特意为此下了一道圣旨，告诫学子们书上的东西
不可全信，囊萤读书荒唐得很。

不管这两件事是不是真的，勤奋学习、刻苦读书都
是没错的。 （《洛阳晚报》）

囊萤映雪可信否
司马光存世手稿司马光存世手稿
映照千年中华文脉映照千年中华文脉

□杨超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份
被称为“镇馆之宝”的手稿，它就是
北宋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现
存唯一一张手迹原本，洵为珍贵。
这张司马光亲笔书写的草稿虽然
只有 29 行、465 个字，但却记载了
东晋永昌元年一整年的史事。手稿
呈现了东晋初年政权割据的历史
图景，背后则是中华民族对于天下
一统的不倦追求。

“硕果仅存”
呈现东晋初年历史图景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
体通史，由司马光主持编撰，“历十
九年始成”，全书 294 卷、300 多万
字，具有极高的文献与史料价值。这
部鸿篇巨制自问世以来，历代帝王
将相、鸿儒骚客莫不争相传阅。

史载，《资治通鉴》成书前的草
稿可谓汗牛充栋。南宋高似孙在

《纬略》中根据司马光与宋敏求的
信，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梁、
齐、陈、隋六代草卷。唐文字尤多，
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
卷，计不减六七百卷”。南宋史学家
李焘《巽岩集》亦称张新甫见洛阳
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

可惜的是，“靖康之难”导致宋
王室储藏的大量图书、仪仗、冠服、
礼器、珍宝等物品损坏和佚失。《宋
史·艺文志》载：“迨夫靖康之难，而
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遭此
劫难，曾经“盈两屋”的《资治通鉴》
手稿也近乎无存。历尽沧桑，唯有
其一“硕果仅存”，即现藏于中国国
家图书馆的这份珍贵手稿。

国图所藏《资治通鉴》手稿横
130 厘米，纵 33.8 厘米，凡 29 行、
465字。每段史事写开端数字或十
数字不等，以下接“云云”二字，证
明此为一份提纲性质的草稿。虽然
只是一份草稿，涂改处也颇多，但
字字端正，毫不马虎。

元代著名画家、儒士朱德润作
跋称：“此稿标题晋永昌元年事。是
年王敦还镇，元帝崩，此江左立国
之一变也，故公不得不手书之。”朱
氏认为此稿是司马光亲笔，而非当
时参与撰写《资治通鉴》的刘攽、刘
恕、范祖禹等其他修史属官所写。

朱德润所记“此江左立国之一
变也”即指王敦之乱，又称王敦之
叛，是东晋初年发生的一场动乱。
最终王敦以失败告终，王敦亦在战
事期间病逝。《资治通鉴》手稿记述
的正是东晋永昌元年王敦作乱的
历史，详细内容可见于《资治通鉴》
今通行本卷九十二：“永昌元年春，
正月，郭璞复上疏，请因皇孙生，下
赦令，帝从之……王敦以璞为记室
参军。璞善卜筮，知敦必为乱，己预

其祸，甚忧之……”这份手稿文字
极其精炼，篇幅不足成书的十分之
一，距离成书尚有一段时间。

永昌元年是历史的一张切片。
在司马光的笔下，一帙《资治通鉴》
手稿描述了一个特殊时代的历史
图景。

“幅纸三绝”
119方钤印背后的千年追崇

颇有意思的是，司马光存世的
这份手稿最后一段，竟然写在好
友、北宋大臣范纯仁写给司马光和
哥哥司马旦的信札空白处。可以清
楚地看到，在稿本末尾，有四行字
被墨笔涂抹，这四行字便是范纯仁
信札的内容。

手稿的卷尾还有惊喜。在这里，
司马光手书了一封“谢人惠物状”，
即收礼后回复答谢的一种文书。

宋太宗八世孙赵汝述在此稿
后作跋称：“温公起《通鉴》，草于范
忠宣公尺牍，其末又‘谢人惠物状’
草也。幅纸之间三绝具焉，诚可宝
哉。”一纸之间，集中了司马光手
稿、范纯仁书札、司马光“谢人惠物
状”，堪称“幅纸三绝”，至为难得。

正因为“幅纸三绝”的宝贵，历
代藏家盖在这份手卷上的藏印达
119方，其中乾隆、嘉庆、宣统三位
清代皇帝的钤印也揭示了手稿曾
入藏清代内府的收藏遗迹。千年追
崇的背后，是中华民族对优秀历史
文化深沉的爱。

自南宋始，此手稿进入公私收
藏视野。稿卷曾入藏南宋内府：南
宋大臣任希夷在稿上留跋称，观此
稿于“玉堂夜直”。玉堂，即皇宫；夜
直，指夜里在禁林值班。

《宋史》载，“高宗移跸临安，乃
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记遗
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
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以富
矣”“至宁宗时续书目，又得一万四
千九百四十三卷”。“靖康之难”后，
南宋政府多方搜集，重新形成数万
卷的国家藏书。可见，司马光的诸
多《通鉴》手稿或于战乱中遗失，仅
此残卷保留下来，入藏南宋内府。

南宋葛洪、程珌、赵崇龢三人
通观此稿，并合跋。此三人均为南
宋大臣，同观《资治通鉴》稿，或表
明终南宋之世，此卷都还在临安

（今浙江杭州）宫中，为皇家之物。
元初，此稿流入民间。元代教

育家柳贯于此稿有跋，并在其《待
制集》中著录了该跋文，但内容比
稿后跋文多出一句“余姚徐氏藏司
马文正公即范忠宣手帖修通鉴稿
一纸”。由此可知，元代至顺年间，
此稿藏于余姚（今浙江宁波）徐氏
处。与柳贯齐名的黄溍于至正元年
书跋于稿卷后，黄溍与余姚徐氏有
亲缘关系，此时黄溍也正在江浙任
职，故该稿当时应仍在宁波一带。
后又有元人宇文公谅、郑元祐等作
跋或题诗。

从明代开始，收藏者皆只钤
印、不作跋。据稿上印鉴，明初，此
稿由袁珙、袁忠彻父子递藏。后被
嘉兴鉴藏家王济收藏。明嘉靖年
间，稿卷收于无锡大收藏家安国之
手。安国之后，此稿被明代著名鉴
藏家项子京收藏，项氏在该稿卷上
钤了近 70 方印记，其珍爱程度不
言而喻。

明清交替，此稿卷进入清初著
名藏书家梁清标秘箧。清乾隆年
间，稿卷被征入清廷内府，藏于御
书房。乾隆帝御题签“司马光通鉴
稿内府鉴定真迹”，钤“乾隆宸翰”
一玺。清代的《石渠宝笈》卷二十九
对稿卷有著录并将其评为“上等，
辰一”，钤有“石渠宝笈”藏印。此稿
卷后一直为清代历任皇帝鉴赏。

清末，《资治通鉴》稿随溥仪出
宫。伪满洲国建立后，溥仪将此稿
卷存放于伪满皇宫东院的缉熙楼
同德殿内保存。1945年8月15日，
日本投降，溥仪仓皇出逃，伪宫失
守，典籍书画遭劫，此稿卷辗转落
入富商谭敬手中，后从香港卖出，
归入中国国家图书馆。

作为国图的“镇馆之宝”，《资
治通鉴》手稿具有多维度的重要价
值：作为一份出自著名史学家、文
学家司马光之手，流传千年的北宋
书稿，其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显而
易见；作为一份历史名人的墨迹，
手稿有着珍贵的书法艺术价值。而
与手稿紧密相关的《资治通鉴》，更
是中华民族“镜鉴”历史的有力见
证和生动阐释。手稿历经千年沧
桑、流传有绪，见证了家国遭受的
苦难和中华民族重归兴盛，更见证
了中华文脉流传千年，薪火赓续、
生生不息。 （《中国民族报》）

▲司马光像


